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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武军

2010 年春天，笔者在《万里长征亲历记》一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年版）中，发现萧锋所写

的《迎接红二方面军》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33年春天，我在江西瑞金洋溪中央苏区马克思主

义大学高级班学习，任弼时是我们的老校长，这次见

首长，感到格外亲切，任政委把我向贺总和关政委作

了介绍。”这段话为认定任弼时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

校首任校长提供了一份来自学员的证据。2011年，一

本《萧锋征战记》的问世（《萧锋征战记》是萧锋的

遗稿，由南溪、孙翊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 8

月 1日出版。本文引文出自此书第 44—58页。）更是

让人喜出望外。书中以 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记述了萧

锋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生活、学习、所见所闻，

在若干方面弥补了中央党校这段历史史料的欠缺。

一、关于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

旧址

1、洋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旧址

也是列宁团校（即中央团校）旧址。《萧锋征战记》

写道：“1933年 2月底，结束了在列宁团校第一期学

习后，少共中央决定选送我和王炳章、邱会玉等三位

曾做过共青团工作的学员到党校深造。”“党校就设

在团校老房子，我们由东房搬到北房就算报到了。”

实际上是团校设在党校老房子，因为这所房子 1931年

底（最迟 1932年初）就是党校的校址了。

2、洋溪旧址至少四处。现存的旧址是校部、办公

室，“学生宿舍和教室在村西头两家地主的大院。”

还有一个“教堂（应为祠堂）改成的礼堂”。

3、党校第一次转移。1933年 4月下旬，蒋介石常

派飞机轰炸红都瑞金，洋溪校址已暴露，曾炸伤了两

个老表，炸死了老乡家的 4 头猪。党校从洋溪村转移

到下萧区。学校的全部家俱只有一些旧桌椅板凳床板，

由萧锋同王炳章、阙廷俊 3名学员负责钉好一只木筏，

从洋溪绵江河下水，运到下萧区黄竹堪下新斤村，行

程 60里。

二、党校的列宁室

1933年 4月 26日，《红色中华》第七十三期《纪

念“五一”的准备》一文写道：“该校俱乐部在总支

委领导下，决定加紧墙报及列宁室工作。”列宁室是

个什么模样，它有哪些功能呢？《萧锋征战记》详细

介绍了洋溪中央团校时期的列宁室：“列宁室是用学

员们捐献的伙食尾子，再加上团校资助筹建、布置起

来的。列宁室的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画像；

两侧贴着《国际歌》《工农暴动歌》等青少年爱唱的

歌片，还有列宁的名言‘青年的任务是学习’等标语；

室内摆放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还有苏区中央局主办的《斗

争》《红色中华》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

报》，少共中央主办的《青年实话》等报刊。列宁室

是我们业余学习的园地。每天晚饭后，学员们就三三

两两的来到这里读书看报，讨论战争形势，学习文化。

有时，我们还在这里编快报，拉洋片，编歌曲，排练

舞蹈，准备结业演出。这里是我们互教、互学最愉快

的场所。”党校的列宁室与此大同小异，它兼有图书

馆、俱乐部、会议室等多种功能。笔者推测，现存洋

溪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的堂屋，很可能就是当年

的列宁室。

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期学员人数及第一

期高级班学员

按照 1933 年 3月 12日《红色中华》第六十期报

道，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一期原计划招收 320人（三

月班 80人，四月班 200 人，高级班 40 人）。萧锋记

载，1933年 3月 7日上午，教导处逐个点名编班时，

学员实到 125名，高级班共计 35个人。战争年代学员

不可能一次到齐。除高级班外，其他班学员很可能是

陆续报到。《红色中华》曾报道四月班毕业生 150 余

人，假设三月班实到 80人，加上高级班 35人，第一

期学员人数应该在 265人左右。

高级班学员都是来自苏区红军团以上、地方少共

县委书记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班里分三个小组。萧

锋记载：“青年小组最小的是福建省儿童局书记赖大

超，14 岁，最大的也不过 18 岁，青年小组有我、阙

庭俊、王炳章、谭启龙、陈丕显等 9人，妇女小组有

李贞、邱会玉、陈碧云、彭儒等 8 人，成年小组有罗

桂华、余立金、辛原林、王逸群等 l8人。”高级班班

主任是杨尚昆同志，班里支部书记是职工总工会的处

长、成年组学员戴波淘。学校成立了少共总支（团总

支），萧锋任团总支组织委员，兼做班里团的工作。

四、高级班的课程及任课教员

高级班原定学习时间 6个月，实际学习时间约 11

个月，1933年 12月 12日结业。萧锋记载：“3月 9日

上午举行开学典礼，校长任弼时，副校长董必武（实

为教务长，笔者注）到会。董老宣布教学计划和教学

方针，即采取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自修与重点讲解相

结合；开设 11门课程，其中苏维埃运动史由毛主席讲

授，中共党史由任弼时（后调湘赣苏区任分局书记）

和邓颖超同志讲授，职工运动史由刘少奇和陈云同志

讲授，少共史由顾作霖同志讲授，军事课由朱总司令

上，自然地理常识由徐特立和陆定一同志上，西方革

命史是董必武讲，政治常识是杨尚昆同志讲。赖大超

同志代表学员表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用马列武装

头脑，锻炼改造自己，更加适应苏维埃运动的形势，

以实际行动报答中央领导和党对学员的期望。”这些

文字比较准确地记载了高级班第一期的课程和教员，

可与这些领导的年谱和传记相印证。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生动地记述了领袖们讲课的情

境，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讲课的主要

内容和许多精彩的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中央教育部

长徐特立是党校教员中岁数最大的。他精力充沛，讲

课生动活泼。讲授自然常识他提问：“世界上有没有

鬼?”萧锋抢着答：“有鬼！”还说自己在水塘边，碰

到了一个水鬼，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中央党校副校长

兼高级班班主任杨尚昆讲的第一课是“猿猴变人，劳

动创造世界”，末了还说：“如果大家不信，可以摸

下自己的屁股骨还有个尾巴根子。”1933 年 5 月 10

日，刘少奇讲职工运动史的第一课，一大早他就骑马

来到党校，在校内转了一圈，找高级班的学员聊天，

问学员的经历，念过哪些书，对他讲课有哪些要求。

他讲课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朱德总司令讲军事课，

列举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例，把红军游击战

的战略战术讲得活灵活现。他的课，学员记得住，用

得上。朱老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修边幅，像个

老农。课余时，一有时间，他就找高级班的学员一起

打篮球。

1933 年 5 月 23 日下午，学员们在树林里席地而

坐，听毛主席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毛泽东讲课时，

有学员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们为什么不能

进行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等问题，毛泽东一一

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萧锋写道：“毛主席讲的课，

言简意明，通俗易懂，解答了我们心中不太明白但又

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打开了我们困惑的心结，像黑暗

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我们今后战斗的道路。下课时我

们热烈鼓掌，欢送主席。后来，毛主席在百忙中还给

我们讲了好几课。给我们讲的课，是这 11门课程中，

我们收获最大的。”

随着极左路线在瑞金逐渐占据领导地位，党校的

领导和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对此《萧锋征战记》

也有所记载：“4月底，党校搬到黄竹坑。5月 1日，

党校在操场召开庆祝会。在主席台上，我们看到了几

位首长，其中有一位留西洋分头、带眼镜的首长，听

说中央从白区（上海）搬到了红都瑞金，他就是临时

中央的书记博古同志（秦邦宪）。另一位叫洛甫（张

闻天），还有一位叫罗迈。从此以后，党校的教学内

容有了变化，改为以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运动史为主

要教学内容，将中共党史和其他课程压缩了许多”。

博古拿着一本厚厚的俄文书讲联共党史，由于没有教

材，他讲的那些苏联的人名、地名，什么孟什维克、

民粹派、哥萨克、邓尼金，听来像腾云驾雾一样，搞

得大家头晕脑胀。李德上军事课，旁边跟着个翻译，

讲了半天，说了两个问题，即袭击、伏击的战法，举

的全是拿破仑进攻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

五、艰苦的学习生活

萧锋记载，党校学员的宿舍是农民的草房，地上

铺上稻草，就是床铺，有时草铺也不够，学员们干脆

就睡楼板。在洋溪，学校里只有那个旧祠堂比较宽敞，

兼做教室、饭堂、俱乐部、礼堂。教室里的桌椅板凳

非常破旧，是红都瑞金苏维埃政府支援的。门前的空

地上有两副篮球架和两张乒乓球台，是学员们利用课

余时间自己做的。敌机不断袭扰，学员们经常在茂密

的树林里上课。师生都是吃小包饭（用草编成包，饭

包上系有写上姓名的竹牌），每人每天定量（学员每

人每天 1斤，工作人员是 7至 8两），长期没有食油，

大家都吃不饱。学员多是文盲、半文盲，看发下来的

材料，还要查字典，搞清语法关系。萧锋感慨：“在

这种战乱环境中寻求救国真理、学习马列主义，确实

不是件容易的事。”到黄竹堪下后，师生自己动手，

种菜养猪，养鸡养鸭，做豆腐，打草鞋。经过努力，

膳食大为改善。

六、高级班学员的实习

党校学员的实习课始于瑞金时期，在延安时期得

到发扬光大。战争年代学员们是怎样实习的，《萧锋

征战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高级班 1933年 7

月 10 日停课，12 日全队出发到苏区南边的粤赣边区

筠门岭县去实习，那里对敌斗争环境比较艰苦。出发

时萧锋带上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令》《农村各阶级的

分析》和《土地法》等，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走了

两天，到达会昌城。7月 15日后，萧锋同何金田、赖

如昌、赖大超、王炳章等人被分配到招财区实习。他

们在招财区半个月做了三项工作：一是放手发动群众，

使各个区、乡、村都成立了赤卫队、赤少队，防范靖

卫团随时随地的进攻，对地、富分子实行工农专政。

二是深入复查分田情况，了解到田岸村、河口屯、新

许屯等 3个村子有 35％的人没有粮食，处于饥寒交迫

之中。他们立即提出建议，请县、区政府给予适当的

救济。三是整顿了县独立营。这个营游击习气很重，

纪律涣散，组织不纯，实习组来之前，该营中队长、

坏分子曾田吉带 3人 3支枪反水。实习组协助营长、

政委打了 4仗，边打边整顿，并在战斗中吸收 19名苦

大仇深的国民党俘虏兵当红军，开除了几名动机不纯

分子，组织战士学习背唱“十六字令”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并落实到行动中。经过一段整顿，纯洁

了县独立营的队伍，提高了战斗力。

实习结束，先由各实习组在高级班内部汇报，然

后到实习所在县委进行总结。8 月 5 日返回学校，由

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作了最后的总结。

一份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珍贵史料

纪念中央党校建校 80周年

□倪德刚

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

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

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

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

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

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

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

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

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

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

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

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

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

性。”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

一。指南针，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一

个大致的方向，至于怎样朝着指南

针的方向走路、用什么方式达到目

的地，那要由个人的智慧、水平来

决定。指南针决不会具体指出到达

目标的路径、阶段、方式等。马克

思主义好比指南针，为人类、为无

产阶级指明了获得彻底解放的方向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至于无

产阶级政党怎样带领自己的队伍实

现这一目标，完全要根据国情、根

据实践进程而定。这是最基本的常

识。这个常识的基本要求是：第

一，理论要与实际紧密相联。第

二，理论要服从实践需要。第三，

要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如果

在理念上忘记这三点，任何马克思

主义原理，即使是普遍真理也不会

发挥任何任用；如果在实践中不牢

牢贯彻执行这三点，任何实践都会

失败。

那么，为什么会屡屡出现“偏

偏忘记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

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是驾驭理论能力不够。有两

种情况，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知半解、略知一二或根本没

有学深学透、掌握要义、精神实

质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

物。思想观念上根本不愿意下功

夫掌握这门科学，犹如毛泽东所

说：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

愿学理论”，这种人怎么能够把

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呢？

根本不能。另一种是学进去了，

掉进书本里爬不出来，只会成篇、

成段、成句地背诵书本，成了书

虫、应声虫。书本咋说的，他就

咋办，离了书本就成了哑巴、聋

子、瞎子。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实

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

二是驾驭实践能力不够。对实

际情况不熟悉、不了解，只看表

面、现象、局部，不深入把握事物

的全局、特点、本质、规律、趋

势，以一己之偏见就妄下结论、决

策，没有不破产、不失败的。经验

主义、主观主义与党的悲惨命运如

影随形，有了点实践经验把马克思

主义弃之如敝履，遇到挫折和失败

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过时

了。驾驭实践如同掌握马克思主义

一样，不下真功夫不行。毛泽东

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

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下马看花不如

分析一朵“花”。为了真实掌握客

观实际，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受敌

法”和“古今中外法”。所谓“四

面受敌法”，就是研究中国社会，

“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

中国革命的结论。如果我们观察问

题是走马观花的，各样都弄一点，

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

成。”所谓“古今中外法”，“就

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

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

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

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

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

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老爷

们（指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

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

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

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

临深池’了。”

三是驾驭联系能力不够。有了

理论功底，有了对实际的了解，如

果是两张皮，互不联系、互不有机

结合起来，照样解决不了实际问

题。“联系”二字看似简单、平

常，谁都会说，谁都明白啥意思。

但真正“联系”好，“联系”得像

模像样、有成效，实属不易。孔子

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

意思是说，能不能射中靶子是水

平、技术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也是

一个水平、技术问题。会不会“联

系”，善不善于“联系”的关键在

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要分

析哪些理论能应用到实践之中，哪

些理论不能应用到实践之中。我们

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理

论都应用到实践之中，若此，必然

大祸临头。其次，要分析哪些实际

问题能够马上解决，哪些实际问题

暂不能解决。我们决不能把中国所

有问题一下子全都解决，若此，必

然大难临头。列宁、毛泽东、邓小

平等，在解决如何“联系”这个问

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经典范例。

无论哪个时期的经典范例，无不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四是驾驭创新能力不够。不敢

创新或不懂创新，创新创过了头或

创新创错了，这类事例很多，案例

不少。不敢创新，说白了怕冒风

险、怕犯错误。创新不是闹着玩

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世界上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因

创新而付出生命的不在少数。凡创

新必有风险，必有代价。到底啥叫

理论创新呢？理论创新难吗？毛泽

东说：“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

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

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

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

一些新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

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

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

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

题，创造些新东西，这样就用得

了。”“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

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能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

教员，要多给津贴。”

毛泽东多次强调，运用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

实际而形成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

创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

部）

不能忘记的一句话
——《萧锋征战记》

□赵 畅

11 月 13 日，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纪检工作实际，就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会议强

调，强化对党风政风的执纪监督，加大对党员领导干

部违反党纪政纪、涉嫌违法行为审查和处置力度，坚

决惩治腐败。要督促各级党委和纪委抓早抓小，发现

领导干部苗头性问题及时了解核实、诫勉谈话，扯扯

袖子，甚至大喝一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已经查处的一些

案子看，贪官的“成长”往往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过程，亦就是说，贪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为

贪官。既如此，那么，贪官在渐变过程中，其身上就

不可能不暴露出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哪怕是一些蛛丝

马迹。此时，在了解核实的基础上，给他扯个袖、提

个醒，“甚至大喝一声”，无疑能让其幡然醒悟，以

至令其及时改正错误，以免重蹈覆辙。

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以至从小贪沦为大贪、巨

贪，其自身世界观、人生观发生扭曲，导致人生的价

值取向发生偏差，放纵自己的贪欲，最终走上堕落的

道路，这固然是其主因，但有时组织上及其领导干部

对其发生“微”“渐”问题之时缺乏必要的扯袖、提

醒，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的，因为听而

不闻、视而不见，甚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一些人

便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起来，而待其真正触犯了党纪

国法，再要去教育挽救，则终究为时已晚。

或许，在一些组织和领导看来，个别干部廉洁方

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实属难免，如果及时向

他们提出来，多少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做些教育批评，

便意味着得罪人。于是，在“种刺”莫如种花里，大

家便只好罢手。殊不知，因为“老好人”思想作祟，

因为不想得罪人，于是，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滑向

腐败的深渊。就此而论，这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不负

责任吗？放任自流，我们是否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

“推手”呢？

真正的关心爱护同志，并非取决于在他们顺利的

时候、取得了成绩的时候往这些同志脸上贴多少金，

给予多少的赞美，而是要在这些同志遇到挫折的时

候、碰逢困难的时候，尤其是犯了错误的时候，给予

了他们多少真诚的教育帮助——哪怕是一次扯袖、一

个提醒，“甚至大喝一声”，对于他们都是一种“雪

中送炭”的行为。或许，他们一时接受不了，以至颇

为反感而闹对立情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定然

能够渐渐体会到组织和领导的良苦用心和真挚的关

爱，深以为受益匪浅，从而发乎内心地感谢，并永远

铭记曾经的教训，从此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慎微慎独慎始慎终”。从这个意义上说，扯个袖、

提个醒，“甚至大喝一声”，可谓善莫大焉。

反腐败工作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在于查处了多

少贪官，而在于通过严密的制度、严格的监督、严肃

的教育，制止和避免了多少干部失足，挽救和保护了

多少干部，并引导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而干净干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各级党委和纪委抓早抓

小，发现领导干部苗头性问题及时了解核实、诫勉谈

话，扯扯袖子，甚至大喝一声”，这固然重要，作为

身边的同事更要借见事早的优势，勇于并善于从教育

改正、挽救帮助的目的出发，及时扯袖提醒。要知

道，这不仅是在提醒别人也是在提醒自己，不仅是在

“正人”更是在“正己”。

忽忽两月倒数天，晨练再走西湖边；

红枫如火抒烂漫，银杏叶黄写流连；

寒鸭剪开水如缎，山色如黛柳含烟；

掠燕亭上忆岁月，亮眼桥头访古贤；

心如静水一池碧，身追彩凤入云间；

谁云人生无再少，返老还童兴更酣；

失之东隅虽为憾，收在桑榆机会难；

高师悬河醐灌顶，自信人生二百年；

同窗赤诚肝胆晒，学风人心映斑斓；

佳句拾得常有忘，好友交成一世缘；

朝夕相处情非浅，相见时难别亦难；

昨日有梦已为真，今日成想在何年；

学海无涯苦日短，躬行路遥意志坚；

此去八方心可仪，大有庄里再耕田。

“扯袖子”是一种教育爱护
别党校

□薛宝生

（作者系中央党校进修部厅局级干部进修班（第 61期）“党的建

设科学化”研究专题二支部学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杂

志社总编辑）
随 笔

萧锋：江西泰和县人，1916年 2月 7日生。1934

年 3 月获红军三等红星奖章，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平型

关大捷、陈庄歼灭战，和张钦、曹振国等指战员率

先开展了“麻雀战”“地道战”和“地雷战”。解

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德州、三打邹平。而后在

华东、中原战场上，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皖东、

皖西、豫东、沙土集、济南、淮海、渡江、上海和

金夏等战役，是陈毅、粟裕得心应手的“阻击王

牌”。在战争实践中，他研究发明的“猫耳洞”，

在阵地防御中起到了重的要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

伤亡。他组织赵明奎、刘天祥、曹振国等研究创造

了“飞行炸药包”，在二、三野的攻坚战和打坦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项成果还被《毛泽东选集》

中列为解放战争中的五大发明之一。全国解放后，

曾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第一、三坦克学校

校长，1957年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

1981年离休。萧锋是开国少将，一生打过 1365次战

役、战斗，六次负重伤，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

章。1991年 2月 3日清晨病逝于北京，享年 75岁。

■链接


